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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理循《中国风情》一书中所反应的清末西南社会
尚季芳

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　甘肃兰州　730070）

摘　要：1894年2月至5月�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在中国西南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旅行�著成 《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
国》（中译本名为《中国风情》）一书�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。该书从客观的视角�真实地记录了晚清四川和云南两省的
社会政治、经济和军事状况�诸如鸦片的普遍种植、官吏的颟顸腐败、乡土社会的凋敝、边疆军备的废弛、传教士和外籍
人士在西南的事工、民众对现代化设施的破坏等等。莫理循还在书中提出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�对认识晚清西南社会
乃至中国社会都有启发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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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莫理循1862年生于英属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季隆城�
1879年进入墨尔本大学攻读医学�1885年转入苏格兰爱丁堡
大学继续学医�1887年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。莫理循一生
嗜爱旅游�1894年2月至5月�他在中国西南地区作了一次长
途旅行考察。从上海出发�沿长江西行�经武汉、重庆、宜宾、
昭通、昆明�最后到达缅甸首都仰光�行程3000多英里。在这
次旅行中�他把观感写成 《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》一书。在
该书中�作者以客观详实的笔触描写了四川和云南两省的诸
多社会面相�是一部认识晚清西南社会的重要历史资料。

一
鸦片是滋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毒瘤�给中国

社会的正常行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。西南作为近代中国
最大的毒品生产地�鸦片烟毒的泛滥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巨大。
莫理循游历西南之时�正是清政府统治威权急剧衰落、地方失

控现象渐次显现的时刻。社会各阶层都将鸦片作为谋利的主
要手段�以至鸦片成为西南各省的重要财政支柱。种植、吸食
和贩运鸦片猖獗不已。

莫理循看到�西南只要有适合鸦片种植的地区�无一处无
此物�“从湖北到缅甸边境长达1700英里的旅程中�我一路上
都能看到罂粟 ”。［1］45重庆到水富沿途 “罂粟很多�并受到精心
的照料 ”；［1］56水富到昭通的路上�“罂粟花盛开着白花 ”；［1］77
昭通到东川的大路上�“河岸上长满了盛开的罂粟花 ”；［1］118楚
雄到大理之间�“我们再次在满地罂粟的地区中前进�山间河
谷都闪烁着各种颜色的罂粟花 ”；［1］184总之�西南 “每块能利用
上的土地、大路两旁�都种上了鸦片 ”。［1］187

罂粟的大量种植�其成品首先被销往外地�赚取巨额利
润。每年鸦片收割之际�外地烟贩成群涌入西南各省�收购生
鸦片。作者在大理看到：“鸦片收割季节�大量广州人来到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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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……他们带着鸦片回广东时�成群结队�成单行－－－一个
跟着一个－－－走在路上。” ［1］217仅1893年�四川向外销售鸦片
2250吨�云南1350吨�贵州也有450吨�三省的总数达到4050
吨。［1］47鸦片的贸易�刺激了地方经济的短暂畸形繁荣�但源源
不断的毒品输往外地�残害着无数生灵的性命。

其次�由于鸦片产量大增�价格低廉�加之疾病的困扰和
长期苦难生活对老百姓的折磨�使得西南各地的 “瘾君子 ”迅
速蔓延增多。重庆人口约为20万�但 “所有男性中的40％到
50％、女性中4％到5％�都沉湎于烟雾缭绕的鸦片烟中 ”�这
里 “鸦片烟馆比比皆是 ”。［1］44云南水富县有18万人�“由于吸
食鸦片的人数太多�因而人们关心的问题不是谁吸鸦片�而是
谁不吸鸦片 ”�［1］71整个城区 “每家钱行、丝绸商店、商行和其他
货店�无论是经营什么商品的�都有吸食鸦片烟的房间。房间
里面准备好为吸食鸦片者提供的烟灯烟枪。” ［1］72

更令人痛心的是�由于鸦片销售渠道的广泛以及价格的
低廉�那些想结束生命的人便将鸦片作为最好的自杀工具。
大理城每年大约有50到60例服鸦片自杀的事例。［1］209

面对这种惨况�莫理循也时发评论�追究其泛滥的根由是
英国不正义贸易。［1］214但中国官员也难逃其咎。他们本身就
是鸦片吸食者�大理知县 “是大理城吸食鸦片最厉害的官员�
是鸦片烟枪的奴隶�经常忽略他的职责。” ［1］204同时�“鸦片是
四川这个富庶省份的大宗产品�是重庆这个繁华城市经济收
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”�［1］44所以为官者将此作为维持地方财政
运转的主要手段�对禁烟无彻底决心�禁令执行首鼠两端�“禁
止吸食鸦片的法令仍然在起草颁布�而这些法令正是由那些
嘴中叼着长长的鸦片烟枪的所谓中国慈善家起草的�是由那
些不仅吸食鸦片而且其薪水正是取之于罂粟种植税的官员们

签署颁布实施的�并且由那些种植鸦片、吸食鸦片的地方行政
长官张贴在罂粟种植地的附近 ”。［1］47他进而将矛头直指李鸿
章�认为李是 “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 ”。［1］46显然�西方罪恶的
鸦片贸易和中国财政上对鸦片的依赖�官员在禁烟上的暧昧
态度�使得鸦片在晚清终无彻底禁绝之日。

二
除了遍野盈目的鸦片外�另一个对莫理循留有深刻印象

的是西南社会的贫穷落后。积贫积弱是晚清中国社会的表
征�西南地区也不例外。作者所经之处�到处可见倒塌的房
屋�破败的乡村�成群的乞丐和婴孩的买卖。

坐船上溯重庆时�四川苦力的悲惨深深的触动了莫理循。
他写道：“3天来�我所看到的从我身边走过的纤夫�比起我在
中国遇见的其他苦力来说�体格是最孱弱的。这种纤夫中流
行着肺结核和疟疾�他们的劳动极端艰苦�他们衣不蔽体�遭
受太阳暴晒�他们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挣扎。” ［1］36-37进入云南
境内�贫穷苦况更是触目皆是。大关县 “县城内有1万左右人
口�可是县城却很破旧�贫穷反映了它的总特点。泥土城墙在
破裂�泥土和木料造的房屋也开始塌倒�街道乱糟糟的�居民
穿得破破烂烂。” ［1］95昭通 “众多的乞丐从街道上被驱赶出来�
被关在南门外带有围墙的寺庙和场地里�依靠大众提供的救
济生活 ” ［1］98�狭小的生活空间�他们最终染上了严重的流行高

烧�成批地死去�在被驱赶进庙的5000乞丐中�有2000人未能
活着出来。大理在回民起义之前�人口稠密的城郊延伸到下
关的半路上�“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堆堆碎瓦石。” ［1］200

鸦片的种植加剧了地方社会的贫穷。昭通长期种植罂
粟�“在过去4年中�粮食收成非常糟糕 ”。［1］98这里粮食短缺�
物价上涨�“在收成较好的一年�1升大米卖35文 （不到1便
士 ）�现在1升却达到110文；一般情况下�1升玉米60文�现
在却是65文 ”�更为严重的是�当地 “1升的重量从12斤减少
到5斤�而与此同时�铜钱与银子的交兑关系从每两银子1640
文降却到1250文�” ［1］99显然这些都是物价上涨带来的恶果。

为对付贫穷�民众在无奈之际�不得不卖掉或杀死自己的
小孩�婴儿的买卖和贩运在云南相当普遍。在昭通地区�1893
年大约 “有3000多名儿童 （主要是女孩�也有几个男孩 ）被卖
给人贩子�然后像篮子里的家禽一样被带到省会城市昆明出
卖 ”。［1］99平常年景�一个5岁女孩的价格是5两银子�10岁女
孩是10两�但在饥荒年月�每个女孩的价格降到1两到2两。
该年�在东川地区�“至少3000名小孩从昭通经由东川弄到昆
明 ”。［1］127在卖婴的同时�杀婴现象也屡见不鲜�莫理循记述
道：“杀婴�这种可怕的行为�在遭受饥荒的昭通城非常普
遍。” ［1］100令人震惊的是 “死童和还活着的婴儿�通常被抛弃在
坟堆之中的公地里。人们经常悲痛地看到狗在那里撕
咬 ”。［1］100

在西南各地�贫穷加上缺医少药的困境�地方性疾病十分
突出。莫理循在云南期间�经常看到数量众多的甲状腺肿病
病人�“从昆明到元昌�我所有的日记都是关于这种病例的记
录 ”。［1］222在大理到腾冲的路上�“一天下午�一群人从我身边
走过�我数了一下�其中有8人是‘粗脖子’。另一天�我们刚
走下山时�看到一群9个人正在爬山�这9人全部患有甲状腺
肿病。在一个山村里�我骑着马沿着村中街道而过�看到18
个成人就有15人是‘粗脖子’。”甲状腺肿病给民众带来了无
尽的痛苦�作者写道：“每个人都迟钝、表情麻木、痴呆、或多或
少带有甲状腺肿病及随之而来的智力痴呆的特征。” ［1］223

西南社会的贫穷迹象是晚清整个社会贫困落后的缩影�
腐败衰弱的清政府无力给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基因�致使其长
期徘徊在停滞破落的局面当中�广大民众只能苟延残喘�在简
单的生活样态下聊以度日。

三
莫理循旅行西南期间�当地的社会政治和军事状况也是

其着眼点较多的一个方面。就政治而言�西南社会不乏一些
尽职为公的官吏�如东川知府 “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开明的
官员�他的统治公正无私�……他的虔诚使他深受人民的爱
戴�他的忠诚使他得到人民的支持 ”。［1］126然而大多数官员贪
污腐化、颟顸敷衍�多不称职。时任四川布政使的关朝元被任
命为驻英法等国的全权大臣�但他不愿就任�理由是：“此项任
命迫使他离乡背井�到英国�依靠固定的薪水生活�被迫让出
大清帝国中最令人垂涎的职位－－－这个职位带给个人的财富
是难以估量的。” ［1］72昆明市的中方电报总办李平章�年薪400
两银子�“可他却指望能年积存银子1万两至2万两 ”�作者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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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像李平章的这种致富方法是明显的 “榨取 ”。［1］150然而即就
这样的官员�他除了做昆明市的中方电报总办外�还是云南和
贵州两省的电报总办�但是 “他对电报知识完全不知�对电报
管理制度也完全是门外汉 ”。［1］151莫理循由此批评中国的官员
“无所不能 ”。在重庆海关�他看到该处不存在走私�原因是
“海关里面没有中国官员 ”�进而他有所挖苦的强调�“一旦有
中国官员到海关防止走私�人们马上就会考虑如何进行走私。
中国的海关搜查员做得很好－－－他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检查�
而是用来如何为自己获取好处 ”。［1］37保卫该海关的炮艇人员�
名单上有80人�而实际工作人员只有24人�艇长按名单领发
薪水�多余部分尽入私囊。

就军事而言�西南各地普遍军备废弛�军事设施落后。作
为云南省最大的军火生产厂－－－昆明军火厂�质量设备和人
事难如人意。比如该厂 “熔炉烟囱很短�仅有25英尺高�炼铁
的条件非常差 ”�但官府却禁止提高烟囱高度�原因是有碍风
水�“如果烟囱加高�昆明就会发生骚动 ”。在这种景况下�铁
的质量很低�枪炮质量极差。生产出的 “新产品 ”�也很少用于
实际的防卫当中。昆明城内小西门�按理说应该安放最新由
该厂生产的军火设施�但实际安放的是 “一些古典式小型铸件
的大炮�如果不是原件的话�也是仿照两个世纪以前在中国的
耶稣会传教士扔下的枪炮制造的 ”。［1］173

由于防卫设施的落后和枪支弹药的缺乏�西南各地要塞
形同虚设。莫理循在腾越城见到该地 “城墙完好�排列也很整
齐�用泥土筑成的堤防宽20英尺�但是我未看见堤防上有任
何枪炮�也未在城里或城外看到一个武装的人 ”。作者取笑
道：“从缅甸来的侵略军可以在腾越城周围的高山上安放大炮
进行轰击�从中取乐。” ［1］240而管辖此地的张总兵虽然高大英
俊�勇敢无比�“但是对现代军事知识完全无知 ”。［1］241南天镇
也是一个军事要塞�要塞里驻扎着400个士兵�但花名册上的
数目是1000名�这些士兵的武器 “除了各种各样生锈的、原始
的前膛枪外再看不见其他枪支。几尊生锈的铁铸大炮�由于
长时期埋在泥土里而早已不能再用。要塞里可能有军火�可
是看不见。更有可能的是 （这种情况更符合于中国人的实际
情况 ）�前任指挥官留下来的军火 （是否有留下来值得怀疑 ）早
就被现任守备军官卖掉�这自然是他的一笔额外收入 ”。［1］245

莫理循细致地描述了一个护送他的士兵的一支枪�“此种
武器的扳机弹簧坏了�因此拉不动扳机；即使扳机弹簧还是好
的�也没有子弹供铁锤冲击射出；即使有子弹�也没有用�因为
针孔是生锈的；即使针孔是张开的�来福枪仍然没有用�因为
枪上没有装弹药�很可能因为没给他备有弹药�即使备有弹
药�他也被迫卖掉�换点钱买米吃�因为皇帝忽视应该发给他
的饷粮 ”。［1］237西南各地士兵的装备大多如此�其战斗力低下
不言而喻。武器的落后�管理者的无能�莫理循发出了这样的
感叹：“如果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政府�得到正确的指挥�那么无
论在数量、吃苦耐劳及沉着勇敢方面�还是在战斗力方面�都
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可以相比的�他们潜在的力量是巨
大的。”可是 “他们毫无进步�一成不变�他们看上去是太落后
了�他们仍然生活在过去的岁月里 ”。［1］264造成这种局面的根

由是统治者的腐朽没落。他预测道：“中国在不远的将来�会
爆发一场危机�一场严重的危机�因为这样一个时期很快就会
来到�即：现今统治中国的没落外族王朝－－－满族王朝－－－将
会被推翻�一个汉人皇帝将会坐在皇位上。” ［1］265尽管这种预
测不甚准确�但清王朝最终被推翻确实应验了他的预言。

四
在《中国风情》中�莫理循对外国人在西南地区的事工也

关注较多�包括传教士和各机关中的外籍人士。
西南是近代西方传教士着力布道的主要地区�莫理循所

经各主要城镇�都有传教士扎根于此。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�
传教工作举步维艰。万县教会自1887年成立�截至1894年�
只出现了 3个有希望的 “问道者 ”。［1］27东川新教会创建于
1891年�但 “迄今为止�还未有一个东川人受到洗礼。” ［1］120云
南省有18个新教传教士�在昆明、昭通、大理等地设有分支机
构�昭通有皈依者2名�东川1名�昆明3名�大理3名�昆阳2
名。［1］175作者反问道：“18个传教士在8年中皈依了11个中国
人�那么皈依其余的居民需要多长时间呢？” ［1］176

原因何在？引用水富大主教莫托特神父的话：“中国人皈
依天主教�主要是出自于‘物质利益’的考虑 ”。［1］63事实的确
如此�皈依到天主教的信徒大多家庭破落�生活无着�不得已
接受了洗礼。有些皈依者也往往因行为不检而被谴责�如巴
黎教会昭通分会中一个被认为是最好的基督教徒却在 “最近
破门而入�任何值钱的东西�都被他偷走了 ”�共盗走300两银
子。［1］104昆明教会派出一个最值得信赖的皈依者到蒙自去采
购物品�随身带着教会所给的400两银子�但到蒙自后�逃之
夭夭。［1］169

为了使传教工作进展顺利�传教士努力工作�通过创办学
校、开办医院等手段�以赢得当地人的信任。重庆美国卫理公
会圣公会教会设有一栋教会医院�“医院里有一间隔离病房是
用墙围起来的�专门治疗那些渴望采取强制手段戒绝鸦片的
吸烟鬼。我参观这间病房时�有3名鸦片烟鬼正在接受长期
的监禁治疗。他们在这里感到幸福、满足�营养也很好。” ［1］40
万县内地会传教士白吉尔在天花横行的日子里�“一旦有人请
他�他从不拒绝去护理病人或已奄奄一息的人。他冒着生命
危险�拯救了很多居民的生命。” ［1］26水富教会开办了一个男孩
班�收容了50名衣服破烂肮脏的小孩�7名在重庆发现的弃婴
（女孩 ）也寄养在该教会里�她们都是天足�得到了教会的精心
哺育和照料。［1］64、74东川教会开办了一所收养小女孩的孤儿
院�内有几个被父母抛弃的小孩�由天主教修女负责照
料。［1］133大理传教士史密斯 “每到一处�都受到热情欢迎 ”�原
因是当地发生的患病或鸦片自杀事件�都请他去治疗�“而他
也从未拒绝去给病人看病�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”。［1］209显然�传
教士就是通过以上手段�尽可能使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教
或天主教�达到传教目的。

除传教士之外�西南各地的一些部门有众多的外国人在
任职。如主管云南和贵州两省的电报总办克里斯丁·詹森�
在受雇于中国政府期间�他为西南的电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他指导铺设了昆明－贵阳、昆明－蒙自、昆明－腾越的电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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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�后又在缅甸边界与印度的电报系统连接起来。［1］154
在西南的外国人不乏一些为侵略者张目的卑劣份子�但

也有一些为晚清西南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些许贡献。就以上他
们所做的具体事实而言�其推动改造当地社会的努力不容抹
杀�开办学校、创办医院、收养弃婴、架设电报线等所取得的成
果在客观上或多或少推动着西南社会的发展。

五
莫理循笔下的晚清西南社会�以上所述是荦荦大者。在

他的视野中�还记述了众多的厘金收税卡�西南地区的生态、
民众的重男轻女观念�缠足习俗的普遍�钱币的流通状况�对
犯罪者的残酷惩罚�中国医术的落后�中国人的滥吃等等现
象。值得指出的是�作为一个外国人�他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
描述所遇到的社会景象。尽管他对某些中国人的行为深恶痛
绝�但他仍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�这里的人奉公守法�
兢兢业业�吃苦耐劳�诚实守信。在重庆时�他写道�这里 “生
命财产安全得到了应有的保障�在中国其他大城市也是如此；
然而欧洲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如此 ”。［1］44对雇佣的苦力�他无不
称赞�“我的两个苦力属于第一流的小伙子。他们不知疲倦�
充满幽默�使人高兴。” ［1］89对于礼节�“我认为�在我遇到的所
有人中�中国人是最有礼貌的。” ［1］193该书的字里行间都有这
些称赞性和客观性的语言。

莫理循也不时对外国人进行猛烈的抨击�纠正西方人对
中国的诸多偏见。他批评那些传教士和外国人经常无视中国
的历史�经常忽视中国的生活方式、政体、习俗和宗教。对于
杀婴行为�他经过对比分析肯定地说：“杀婴的犯罪问题显然
比高度文明化的欧洲民族和美国人中非法堕胎的情况少得

多。” ［1］129莫理循看到中国药品商在重庆销售吗啡丸以治疗鸦
片瘾�他申斥道：“这种可获取暴利的药品是由海岸港口城市
的外国药品商引进而为中国人所采纳的。” ［1］47在万县口岸�他
看到 “许多船上飘着外国国旗�这样他们可以免除中国海关的
检查 ”�此地的 “税收五花八门�但无论如何�英国海关征收的
5％的货物关税都不能免�执行地有时在宜昌�有时在重
庆 ”。［1］24文中对外国侵略者的谴责一目了然。

莫理循对西南社会的客观报道�使他在西方社会赢得了
声誉�也为他将来长期在中国政府任职打下了基础�同时为我
们认识晚清西南社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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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第46页 ）
无关�是客观的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附属性质义是某一事
物本质之外的特征。这些特征广泛存在于此类事物之中�但
不具有周遍性。

例如 “学者 ”的内在性质义是 “在学术上有较高成就的
人 ”�附属性质义则有 “儒雅 ”、“谦和 ”、“睿智 ”等特征。但是
不是每个学者一定都具备这些特征。 “孩子 ”的内在性质义是
指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�附属性质义则包括了 “顽皮 ”、
“任性 ”、“情绪变化无常 ”等特点。

“孩子脾气 ”、“学者风度 ”等短语�是用定语 “孩子 ”、“学
者 ”等名词的附属性质义代替了内在性质义�表示中心语的属
性特征。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定语的指称也发生了变化：表示
领属关系的 “孩子 ”、“学者 ”是具体的单一指称�表示属性的
“孩子 ”、“学者 ”指称的是具有 “孩子 ”和 “学者 ”的特点的一类
事物�由单指变为通指。

这一类短语主要用于表示人的性格、精神方面的特征�类
似的短语还有 “淑女风度 ”、“骑士精神 ”、“菩萨心肠 ”等等。

这种认知－－－转喻型定语在许多后起短语中被广泛运
用�不仅限于描绘人的特征�还可以用于描绘事物特点。尤其
当这个特点十分抽象�不便直接描述时�往往选择一个有相似
性的具体事物作为定语。例如 “泡沫经济 ”、“朝阳产业 ”、“灰
色收入 ”、“阳光工资 ”等。

（二 ）名词内涵与外延的转化
生物武器－－－生物的武器　硕士论文－－－硕士的论文
农民意识－－－农民的意识　国民待遇－－－国民的待遇

表示领属义的定语使用的是名词概念的外延�“捕猎时�
生物 （的 ）武器多种多样�令人叹为观止。” “经济发展了�国民
（的 ）待遇应该提高。”
表示属性义的定语使用的是名词概念的内涵�“生物武器

是未来战争发展的新方向。” “外国公民在中国没有权利享受
国民待遇。”

四、结束语
综上所述�“的 ”的隐现主要关乎名词定语的领属义和属

性义的划分。这里面又有多种复杂情况存在。名词作定语时
涉及到 “的 ”的隐现问题�实质上是定语名词的性质问题。定
语名词性质的变化、“的 ”的隐现、短语的语义语用特征�这三
个问题息息相关相互作用。前面两个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第
三个结果。这个作用的过程�与名词性质本身的演变以及人
们认知世界和使用语言的方法都有密切关系。

参考文献：
［1］　黄伯荣�廖序东．现代汉语 （下 ） ［Ｍ ］．第四版．北京：高等教育出

版社�2007．
［2］　赵元任．汉语口语语法 ［Ｍ ］．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�1979．
［3］　张敏．认知语言学和汉语名词短语 ［Ｍ ］．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

版社�1998．
［4］　王野萍．有关名词作定语的几个问题 ［Ｄ］．太原：山西大学�2004．

［责任编辑　张安林 ］

53


